教学质量研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黄芳

今天坐在这里并不是来谈什么经验的，要说经验，在坐的每一位都比我丰富。也不是做质量分析的，因为数据有时候让人头晕。我是来说故事的，内心最真实的故事。

2002年师范毕业到东方小学实习，在很多老东方人眼里好像就在眼前，可是数数却是第八个年头了。八年不长也不算短，八年里，结婚，当妈妈，就像过了一生，算是个十足的东方人，东方也成了除金山以外第二块养育我的土地。
东方给了我很多机会，摸索着带了第一届的外教班。看着这批孩子从上外教课到处乱跑到拿着手机问我要号码，可能对于老教师来说，这是很平常的事，可对于我，那是第一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完整的一轮。五（1）班以优秀率100%、97.8的平均分完美毕业，也给我的第一次画了个比较完美的句号。
之后，接手了现在的四（1）班，平均分从97.8到68，我的心里落差很大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啃这块骨头，何况已经四年级了。上学期，英语组人员紧张，几乎人人手上都四个班级，面对每天四节英语课，一节外教课和永远批不完的作业，我毫无头绪。期中考试以五个不及格和68分的平均分给了我重重的一棒。很失落，很伤心，更多的是彻底的思考。

思考一：家长给我的信任：

期中考试后，开了一次全校的家长会，是我在四（1）班家长面前的第一次亮相。也听说过四（1）班的家长比较厉害，我很清楚这次家长会如果失败，那我带四（1）班成功的概率将会很渺小。于是，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，把一句话一句话写下来，跟实习生第一次上讲台差不多。家长会一开始感觉不太好，有可能是四（1）班多数家长在英语学科方面没法辅导，也听不懂。可我依旧很用力地讲，渐渐地看到有人拿笔记录，有人在点头，我当然是更加用心地讲，直到汤老师告诉我全校只剩我们班了。家长会上讲的东西倒不重要，我在乎的是她们点头的动作，这样的信任对当时的我太重要了。
思考二：学会了“大智若愚”：
孩子读幼儿园了，我也开始了我作为家长的生涯。28岁当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家长确实有点早，也没有经验。孩子也比较调皮，每次老师一打电话我就开始紧张，第一次打来说和同学发生冲突，小拇指夹在门缝里，在医院拍片子。第二次打来说和同学打架，头上三条指甲印。

回来一顿打免不了，老师当久了对自己的孩子难免暴力，可陆海云却无动于衷，我无法理解。后来妈妈才说，老师说了，是他先去跟老师说，我错了，我先惹他的……我后悔了，这样的情况没有表扬，反而批评，真不知道妈妈怎么当的。

只要有空，我们都会去接孩子放学，接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：老师，今天孩子乖么？老师也总能分两面说，先说好的，再说不乖的。我听进去了，回去肯定教育一番。可陆海云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，有时候他一个人去接，我问他，今天他乖么？乖！一个字，很干脆。可后来我才想明白，他肯定也经常听老师说孩子的不太懂事。如果连自己的爸妈都不信任他了，他还有希望么？更何况他才三岁多。
还好，明白的还不算晚。我从此不再问老师同样的问题。就当他是最乖的。信任太重要了。于是我联想到：如果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就说他英语不行，那他的英语还有可能行么？

有一次，四（1）班的一个孩子没有带作业，问他，为什么不带？他说：忘记了。按我以前的性格肯定说一通道理：没有忘记这回事，只有不重视才会忘记……可那一次，我看到了他眼里的一丝内疚，于是我没有说一句，就让他的内疚保留着。第二天，第一个跑到我办公室的就是他。我心想：也许没有昨天的“大智若愚”，他落下的作业会更多，而那次以后，他不再丢三落四，上课也能看到他透过别人的身影往我这里看。 
思考三：每个人都有坚定的一步，就看他愿不愿意跨出：
其实，经过了一个学期，从不想跨进四（1）班教室到如今有空就往四（1）班跑，最大的感受是，我看到了他们对我的信任。信任其实也是相互的，你给他多少，他回报你多少。
四（1）班的蔡晨这学期一开学脚就坏了，经常看到他爸爸背着他上楼。他是四（1）班变化最大的。有几个画面定格在我脑中。一次是在课上，他上台表演一只狮子，表演的很像，下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微笑。另一次是分析考卷，我在用学生们渐渐开始熟悉的方式分析，他一个劲的说，我一个劲的表扬，虽然他说的很多都有问题，可我看到的是他关注的眼神。

本学期第一次考试，蔡晨59.5，发下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用考卷蒙住了自己的脸，当时我笑了，他问：为什么只差0.5？我回答他：我根本不在乎你现在的成绩，可我在乎你现在的这个状态，非常好！

上周单元卷做完，他由于脚的关系，体育课在教室里休息。我说要我先批么？他说：希望不是59.5就好。批完我自己吓了一跳，81分。看了一下，是真本事考的。

我们彼此相视而笑。

每个孩子都会跨出坚定的一步，就看他愿不愿意。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
八年来第一次在台上说话，确实有点紧张。最后，我很想说的是：英语组确实都是80后，可80后的我们已经长大。
